
香港纸浆厂喵坊创办人叶文琪。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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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迁的纸浆厂喵坊︰拿着新加坡请柬，创办人叶文琪选择留下来

“撇开政治，我做废物处理，喂，香港的根底仍然很厚的嘛，香港还有那么多人！”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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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工业化 逼迁 发展主义 中港融合 环保

58岁的叶文琪自言是紧张大师。喵坊Mil Mill召开记者会那天，他不知站哪里才好。记者和摄影师教他坐在

中间，他嘟哝着：“我真的第一次（开记者会）……”当日，他穿着长袖浅蓝衬衣和长裤，遮盖双臂和双腿

上红红紫紫的湿疹抓痕。

元朗工业邨纸浆厂喵坊，是全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回收厂。访问期间，喵坊创办人之一叶文琪仍不时搔

痒，“抓到都伤了，压力吧，就只有这个解释。”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早几天留意到他湿疹发作，劝他放下

无法控制的事。这番话安慰了他，“在香港，被人当傻瓜是一种福气。哪有这么容易被人当傻瓜呢？”


在政府发展创新科技的大计划下，喵坊附近用地被划为微电子中心，回收厂要让路，引发社会热议。3年

来，香港纸包盒回收率从零提升至每天3公吨，喵坊是重要推手。为什么在回收习惯逐步改善的当下，本地

绿色产业先锋却被赶尽杀绝？

在香港发迹的乡郊工业，一直并非政府眼中的创新科技，也不是“先进制造业”，没有被纳入发展蓝图。在

新界，不少发展计划紧扣中国“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发展，港府指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环。除了喵

坊，元朗志记鎅木厂 、悦和酱园均位处新发展区内，陆续面临逼迁。


喵坊被逼迁一事，触发香港人面对去留的情绪，纷纷留言劝叶文琪离开，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前往发展。但

是，叶文琪从没想过要离开香港，在香港的一片混沌中，他仍然看到机会。

最小的浆厂 


2019年开厂初期，叶文琪常说喵坊的打浆线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


在2万平方呎的纸浆厂房里，纸浆机器轰隆作响。入口处有两条运输带，一条布满纸包饮品盒，一条堆积杂

废纸，回收物运至高处，便会跌到巨大的碎浆缸。碎浆缸像搅拌机，利用水力把纸中的纤维散开，较轻的

纤维会随水流漂到后方，胶铝则会自另一个管道分离出来。

叶文琪拿起一个白纸包盒，“这个打得好，袋的形状仍在，”又执起一个没有去除胶盖的牛奶盒，“一定要开

盖回收，否则水进不去就打不散。”


在喵坊，回收物会被分离成纸纤维、胶铝粗渣、胶铝细渣，木啡色的纸纤维可以出口再造纸皮箱。叶文琪

走到一大袋褐色纸纤维前，把一团湿纸拿到手中揉掐，“你看到全无杂质了，感觉很像掉进洗衣机里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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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喵坊目前每天回收3吨纸包饮品盒、10吨杂纸，每日出口约一个货柜、约25吨左右湿纸浆。喵坊也收集办

公室废纸，送往东南亚纸厂造成厕纸，再运回香港销售。

介绍厂房运作时，叶文琪两眼惺忪。连日来，他压力大，常常失眠，他怕事情闹大，跟他们合作的企业会

有疑虑。晚上，叶文琪跟团队讨论对策时睡着了，醒来回复讯息，拍档卢智聪仍在线。他皱起眉头，“我说

你也失眠？已经凌晨4时了。”


想到回收上的种种，他们很难安睡。2010年，两人成立资讯机密处理有限公司（SSID），一边建立回收

机密文件的事业，一边计划做一间香港纸浆厂。他们预计，纸浆厂开初肯定亏损，那就靠SSID赚钱养活

它。

7年后，他们获批政府的回收基金，踏出第一步实现纸包饮品盒回收。他们发现，科技园管理的几个工业邨

有很多闲置土地和厂房，于是经创新及科技局介绍，联络科技园实地考察。2019年，他们投标成功，正式

承租元朗工业邨的厂房。

当时他们投放1000万港元，准备大展拳脚。工厂命名“喵坊”、Mil Mill，以貌似猫耳的纸包盒为标志——

他们希望新厂是招“材”猫。


“这个厂房空置了10几年，最初又漏水。”他们执整厂房、铺设电缆，又重新安装天棚和雨水渠。后期他们

甚至收集雨水打纸浆，“省水、环保嘛！”完成基本设备后，打浆机是浆厂的灵魂。机器来时是一块块铁

板，要请师傅逐块烧焊、安装、拉电线，还得在机器底下做加固。

他沉默几秒后说，“在这里，真的花了好多心机。” 


历经8个月的试验，2019年9月，喵坊终于生产出第一批纸浆。当时，科技园行政总裁黄克强与时任环境

局局长黄锦星来临剪彩，跟穿起西装的叶文琪举起V字手势合照。



喵坊是位处元朗工业邨的纸浆厂，也是全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回收厂。摄：林振东/端传媒

屋邨仔和CEO 


年轻的叶文琪大抵没有想到，今天会成为城市焦点。他出身于九龙城寨，家里窗户可以望到旧启德机场的

飞机升降，家家户户住得挤逼，伸手可触到对面窗户。叶文琪的母亲在制衣厂做女工，父亲做过国货公司

销售，也在街市做小贩。他在城寨长大，后来住过慈云山廉租屋（公共房屋），知道匮乏的滋味，“我是很

典型的屋邨仔。”

叶文琪从小就意识到要努力考进大学，改善家里经济环境。他自小爱读书，阅读速度很快，一星期可读毕

两本书。高级会考那年，他一心要考入最赚钱的科目。

他出身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系，亦修毕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柯达菲林和食品公司工作，

推销快速消费品。在食品市场工作近9年，他每天跟大型超级市场商讨上架费、推广费，叶文琪逐渐觉得厌

闷，“就是用钱做起一个牌子。”

怕闷的叶文琪决定裸辞，“年少气盛嘛。”他辗转跳到售卖办公室文具类的影印纸品牌Double A担任香港区

总经理，自此和纸结缘。当年，他向文具店推广影印纸，若生意谈好，就去“洗楼”——游说各大办公室跟

文具店入货。

那时，他第一次在泰国参观造纸厂，学到许多纸的知识，如纸价、质素、纸厂运作等等。2006年，他获颁

杰出市场策划人奖。公司邀请他往欧洲部门工作，但他没兴趣举家迁移。回到香港，他又觉得闷了，“公司



已经是（销量）第一，市场占有率很难再扩大，我又不觉得可以垄断。”

他很快酝酿新想法。“如果有人要打击我们，会怎样做？做回收影印纸？”他开始对回收业有兴趣。适逢当

时全港最大废纸回收公司福和集团，见Double A的回收纸箱愈来愈多，在行内打听到叶文琪，于是挖角。

叶文琪顺势加入福和做CEO，协助集团筹备上市。当年，东亚银行爆出泄露机密文件事件，他建议老板运

用追踪系统，确保客户的文件安全销毁，但遭拒绝。因为理念不同，他放弃百万年薪，跟旧同事另起炉

灶，自行开发无线射频技术（RFID）系统，追踪回收文件；甚至计算碳足迹，鼓励客户准备应对未来的垃

圾征费。

其时，全球只有几间公司在废物处理应用先进技术，SSID是代表香港的开荒牛，“我觉得没理由做不到

吧？有机会去实践就试试看，企业家就是这样。”

“对，我们很小，但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志向。我们很慢，揼石仔（一步一步完成），一个一个客

找回来，一个一个纸包收回来。”叶文琪说。

自己垃圾自己处理，他说，这是世界的大趋势。据环保署数字，香港2018年每日弃置约67吨纸包饮品

盒，一年丢弃量共2.4万吨，回收率近乎零。政府还没推动纸包盒回收的时候，他们设厂回收。环保团体及

工商团体促请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尽快向立法会提交都巿固体废物征费草案，叶文琪也是其中一员。



喵坊跟纸包饮品生产商龙头维他奶合办教育中心，办导赏团让公众参观回收过程。摄：林振东/端传媒

喵坊2019年成立时，主动跟学校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设回收点，又推动公众洗净纸包盒回收，也跟纸包饮品

生产商龙头维他奶合办教育中心，办导赏团让公众参观回收过程。几年前，环保署旗下回收点“绿在区区”

指明只收三种纸，即报纸、办公室用纸和纸皮，不收厕纸芯等杂纸。喵坊则成功说服环保署收集杂纸，让

工厂回收打浆。

逐渐，以办公室废纸打浆制成的喵坊再生厕纸卷打响名堂，在环保商店、大型超市、电商等均有发售。两

年前起，“绿在区区”也把纸包盒送到喵坊，而叶文琪见证厂里的纸包盒愈来愈干净。

回收网络的一针一线，喵坊有份编织。那时他相信，在香港做纸浆厂是有可为的。 


“我们不够创新吗？” 


2010年，叶文琪的拍档在医院收集机密文件，被人称呼“垃圾佬”。他至今仍觉得，回收是一门生意，也是

替大众处理废物的公共服务，不值得这种对待。多年来，他在回收政策上不断发声。

2017年7月，中国颁布《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不再接收废塑

料、未经分类废纸等24类固体废物。同年9月中，依赖出口大陆纸厂的香港废纸出口商开始停收废纸。全

球废纸涌向东南亚，当地随即提高入口的要求，连做办公室回收纸、出口东南亚的SSID也受影响。

香港一度变成废纸围城。当年业界举办分享会，叶文琪在台下一腔怒火——他一早跟政府反映过回收政策

可持续性低，传统业界只当废纸是商品，政府又不以循环经济为目标去支撑回收业，最后就出现问题。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7/content_5213738.htm


2017年9月22日，依赖出口大陆纸厂的香港废纸出口商开始停收废纸，香港一度变成废纸围城，其中一个码头摆满不少废纸。摄：林
振东/端传媒

最后，中国大陆推迟至2021年初落实停止入口废纸。禁令前最后一刻，港媒引述消息指港府与大陆达成协

议，广东省4间纸厂可接收香港17间政府承办商回收的废纸。

在香港，于堆填区弃置建筑废料外的垃圾并不收费，难以鼓励回收。2018年起，环保团体要求政府扩大生

产者责任制的适用范围，并多年要求落实垃圾征费。时至今天，垃圾处理政策只是刚刚起步，生产者责任

计划只涵盖胶袋、废电器电子产品、玻璃瓶等，胶樽属试行阶段，纸包盒仍未被纳入。而垃圾征费酝酿多

年，拟于2023年推行。

“太多冤屈了。”叶文琪一口气抛出几个问题：“你们扔垃圾、污染环境，为何不用付钱？生产商、消费者要

负责，对不对？废物丢到堆填区有污染的成本！”他说如果消费者有经济困难，政府负责付费，也要策划环

保政策，重视私人回收商的价值。

“你永远用‘靠政府补贴’去看回收行业，你是不会尊重我们的。”他说。 


风浪中，SSID尚能维持稳定盈利，喵坊则时有亏损。“2020年蚀、2021年微利，2022年初死了，下半年

好点。”工厂初期投资额巨大，回收量低；近来因为疫情，许多公司实行在家工作、废纸回收量低，加上废

物进出口延期，外围经济也疲弱，这是喵坊最接近倒闭边缘的时刻。

“疫情真是挨过来的。”叶文琪和拍档不肯裁员，唯有用积蓄填补公司亏损，“整个2020年，我几乎没有出

粮。”



最近疫情缓和下来，一切本应复活，但喵坊如今却不获续约。访问前一天，叶文琪刚和科技园会面。晚

上，对方发声明指已主动约见喵坊协商。当时叶文琪的电话不断响起，记者问有没有好消息？他摇头，“内

容要保密，但我们很失望。”

2020年，香港政府在《施政报告》附篇中提出，​​科技园正兴建微电子中心以推动“再工业化”。政府近年提

出制造业要升级转型至“工业4.0”，按其形容，即发展以新技术及智能生产为基础，但不需太多用地或劳动

力的先进制造业，例如环保纱线、微电子产品等等。

2022年9月26日，葵涌工厂区一个废纸回收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2年8月底，喵坊获科技园告知该租用地要兴建微电子中心，故此不能续约，须在2022年底迁出。喵坊

没有放弃，他们再发电邮给科技园、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环境及生态局，提议延长宽限期和进驻屯门环保

园。

9月下旬 一场科技园 喵坊和环保署的公关对垒旋即展开 传媒留意逼迁事件后 科技园翌日深夜发声明



9月下旬，一场科技园、喵坊和环保署的公关对垒旋即展开。传媒留意逼迁事件后，科技园翌日深夜发声明

指，双方租约原本于2021年底完结，得知SSID觅地需时，已安排续约1年至2022年底，并重申去年已将3

个工业邨定位为创新园。

记者又打给叶文琪了。他当时刚收工回家，正在煮生菜当宵夜。他拍下照片，在社交平台重申曾向科技园

查询几个问题：会否给予2至3年宽限期？如不能，饮品盒会否送往堆填区？帖文引发1.5万人互动。

在喵坊看来，事情有另一个版本。叶文琪说，承租时曾接触科技园两名高级经理，对方口头称续约应没问

题，加上行内习惯一般租用3年后亦会续约，叶文琪觉得当年对续约有合理期望，否则不会投资巨额建浆

厂。

端传媒向科技园查询喵坊提及高级经理一事是否属实、会否考虑和喵坊商讨在邨内闲置用地重置厂房、喵

坊用地由什么公司承租、有什么发展计划等等，但未获回复。

在喵坊的回收运输带旁，他们和初创公司合作装置AI镜头（人工智能摄影机），进行垃圾分类研究。叶文

琪脑里，还有一堆再造纸制成的猫砂、猫板、走塑走包装洗碗液和纸棺材等等新念头，正准备研发和引入

技术。

“究竟高科技是什么呢？我们不够创新吗？”他很疑惑。 
 没想过要离开香港 


喵坊的工厂里放着很多书架。“这是徐訏吗？快留下来。”叶文琪拿住《怀壁集》，又揭开一本1997年出版

的李嘉诚画册，“还有（企业家）郭鹤年的书，我带回家了。”50、60年代的文艺杂志，作家侣伦、叶灵凤

发表的作品，他都珍而重之。

如果时光倒流，叶文琪想读中文系。他爱好古文，曾跟作家游静学写诗。他偶尔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写的

古诗，“秋虫自作声，谢有风唱和”，感谢公众对他的支持。

过去10多年的回收日子里，旧书遭丢弃是常事，但叶文琪爱书，总是不舍得。同事知道他惜书，看见保存

状态良好的旧书会替他留起。



同事知道叶文琪惜书，看见保存状态良好的旧书会替他留起，旧书填满了叶文琪的办公室的一角。摄：林振东/端传媒

旧书填满了叶文琪的办公桌下。在这里，有一箱民国时期中山郭氏的族谱、清朝和日治时期的租约、几本

《香城故影》，还有一本八九中国民运专辑。这些书，大多是人们请他们帮忙接收的。“我一收到这些书，

简直‘发癫’呀（简直开心到疯了）——这些是我所有的宝藏。这些就是香港的历史啊！扔啊？哎呀，真的不

可以。”

“我们屋邨大的，知悭识俭（勤俭节约）。我不会特别称自己是环保人。”然而，回收业使叶文琪认识了很

多有志环保的人。慢慢，他也开始戒掉买瓶装水，每天出门带着湖水蓝色的保温瓶。

以前，他在回收场办“书香酒聚”，邀请关注环保的朋友聚会，“以前回收场是大家开心聚的一个地方。大家

一边饮酒，一边把书拿出来——你们买啦，寻宝啦，10港元一本！”

这些人不少投身在地的生活实验，例如公民回收团体“不是垃圾站”、推动亲子绘本文化的企业、在大屿山

做蓝染等等，“很多人现在都很不简单。”他一路见证废物回收的创新行动、青年种植的潮流，和土地运动

的接连发生；而很多曾经帮助喵坊的朋友，今天或已离开香港，或正被还柙，也有人生活转趋低调，“散的

散，走的走。”

“有些事，我们都是被人推着走。”叶文琪强调自己并非政治人物，“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想在镜头下。问题

是，我做回收也好、废物政策也好，你不搞政治，我都会看见（政治）……”

纵然书香酒聚并未继续 “我都觉得关系建立了 这些就是善缘吧 ”



纵然书香酒聚并未继续， 我都觉得关系建立了。这些就是善缘吧。 


叶文琪是个念旧的人。因为一间浆厂，很多善缘，他从没想过要离开香港。最近，公众剪开纸包饮品盒当

明信片，寄给政府声援喵坊。一些明信片寄到喵坊，为叶文琪等人打气。很多人劝他离开香港，去新加坡

发展。他读着觉得很心酸。

发生逼迁事件之前，新加坡政府早已邀请喵坊到当地设厂，目前正值觅地阶段。叶文琪今年4月为此飞到新

加坡，会见当地官员，“他们很谦虚，很尊重我们，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在香港能办浆厂？他们很积极，找专

人帮忙跟进，问的问题也很专业。”

对他来说，香港喵坊和新加坡喵坊，并不是非此即彼。不过，近日坊间有不少评论指新加坡取代香港在亚

洲的金融地位，再加上近年社会气氛消沉，许多人有自我投射——他们在社交媒体下留言，希望喵坊早日

离港，“去有人欣赏你们的地方。”

叶文琪和卢智聪很早就决定，喵坊不论是结业或在新加坡另起炉灶，SSID也会继续经营。他们回应大众：

“我们两位创办人，早就视香港回收减废为志业。”



2022年9月27日，叶文琪召开记者会，坚称当年科技园公司曾有两名高级经理，向回收厂作出可承租至少6年的口头承诺。摄：林振
东/端传媒

香港纸浆的未来 


叶文琪做影印纸业时，开始质疑追求增长的商业模式。“我们不相信永无止境的增长，今年升10%、下年升

15％——这些都是bullshit。”他说，“你要抢市场占有率，某程度就是把饼做大，像买衣服，最初大家一

年买两次，变成季季买、月月买。”

“回收是开心的生意，起码帮到地球。但回收只是小修小补。”他说。如果有一天，香港人珍惜用纸，喵坊

再没有原材料做厕纸，“这是好事。”

这些年来，不少市民已经养成回收纸包饮品盒的习惯。政府开始推动在屯门环保园设立新纸浆厂，预计在

2025年运作。公众质疑如果喵坊停止回收，这两至三年间的真空期，纸包盒会往哪里去？

端传媒向环保署查询，但署方没有正面回应，只着记者参考新闻稿内容︰署方就纸包饮品盒的回收已作出

长远规划和安排，举例在现有的废纸回收厂房，如有空间便可增加器材制浆；又会制定额外措施，安排承

办商处理纸包盒。

“经过这次事件，署方相信市民普遍对纸包饮品盒的回收和认知大大提升，这有助署方未来在回收纸包饮品

盒方面的工作。 ”环保署如此写道。

记者会上，常常有人问叶文琪：“你觉得政府是过桥抽板吗？” 


他总会低头叹气。“我不会这样说……始终是我们的商业决定。”但他亦不愿把喵坊位置放得太低，“我大胆

地说，在废纸处理上，我们绝对比环保署更高胆远嘱。”

他也最怕别人问他后不后悔。没有这间厂，叶文琪可能已经移民到外国退休。但他仍然不甘心，“有了这间

厂，又做了那么多，我不忿气啊！”既然子女已经成年，他牵挂甚少，“不太想走，不想移民。”

一切发生前，他预想过65岁前退休，然后写小说、写诗，“其实我好想退休！”他的退休计划很完美。若新

加坡顺利开厂，他会多跑几个国家设厂，再退下来。“Mil Mill作为一个环保品牌，我们造的厕纸，我们有

一个好好的故事在背后——我们收集本地废料做纸浆，再造制成品，回到香港再用。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故

事。”



这个故事始终包括了香港。在商言商，他觉得香港的环境确实变差，但是“撇开政治，我做废物处理，喂，

香港的根底仍然很厚的嘛，香港还有那么多人！”

9月27日，科技园表明2023年6月30日为喵坊的搬迁死线；按喵坊运作日程，最快会于2023年3月底停止

回收纸包盒。环保署曾向喵坊建议搬迁至三幅用地，但不是用地面积太小，就是交通不便、租金昂贵。喵

坊的去向至今仍然未明。

叶文琪最怕喵坊消失后，已建立纸包盒回收习惯的市民会就此放弃。 


有人在网上留言抱不平，“既然政权不在乎回收、不介意堆填区快要爆，我为什么还要剪开牛奶盒洗干净，

剪走胶嘴，再走20分钟送去‘绿在区区’？”

喵坊回复：“我们在乎我们介意，所以我们会想办法继续营运，不会浪费你的帮忙，& 谢谢你的饮品盒。” 


不一会，对话串再弹出回复：“只要喵坊仍然收，我就会继续做。” 




香港纸浆厂喵坊创办人叶文琪。摄：林振东/端传媒


